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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河里真
能淘出金子吗？

“‘金钱’这
两个字可不是白
叫的。”腊八刚
过，正在山坡上
给茶树苗施肥的

王德智停下手里的活计，直了直腰，伸手指向
远方。顺着他手指的方向，金钱河在山间蜿
蜒流淌。岸旁的猕猴桃树已被修剪完毕，静
待春风开启新一轮的生长周期。

在山阳县户家塬镇桃园村生活了大半辈
子，也和金钱河相依相伴了大半辈子，65 岁
的王德智明白，金钱河是慷慨的，也是脆弱
的，“只有把家门口这条河护好了，让它清亮
起来，我们的日子才能越过越好。”

河之殇

“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唐
代诗人贾岛来到安业县（现镇安县）时，面对
重重叠叠的大山，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不只镇安，放眼望去，整个商洛，一座山连
着一座山，金钱河就奔流在宽窄交替的峡谷间。

“村里的老伙计，谁没光着屁股在河里摸过
鱼哟！”说起童年记忆里的金钱河，王德智打开
了话匣子，“那时候河水特别清澈，有一种鱼叫

‘桃花鱼’，游在水里就像盛开的桃花一样好看。”
时间来到了世纪之交，桃园村一间间土

坯房逐渐被更结实的砖混房替代，金钱河里
原本无人问津的砂子一时间成了宝贝。

“谁家要盖房就扛着铁锹去河里挖上一车
砂，把钱都省下了。”王德智的邻居给儿子娶媳
妇盖下的4间房，就用了金钱河的40立方米砂。

铺路、盖房都离不开的砂子，成了当地人
眼中唾手可得的财富。一名不愿具名的砂场
老板透露，一立方米河砂行情最好时能卖到
300 元，加之采砂作业门槛低，挖掘机、铲车
甚至农用三轮车都能开到河滩挖砂，身边不
少人靠着金钱河的砂子富了起来。

随着一车车河砂被运上岸，金钱河的河床
也眼瞅着一年比一年低，井水的水位也随之下
降。“在我小的时候，井水基本和井口齐平，用
勺子都能舀上来。”36岁的山阳县自然资源局
干部周亮出生在党家垣村，“傍晚时分，忙完了
地里活计的叔叔伯伯总爱先到水井旁灌个水
饱，婶婶们也常聚在水井旁洗洗涮涮。”

慢慢地，这口承载了党家垣村许多欢声
笑语的水井彻底干了，“虽然村里建了水塔，
家家户户都通上了自来水，但那井水的甘甜
还是让人回味。”周亮说。

奔流不息的河水除了带来丰富的河砂
外，落差优势产生的丰富水能资源也让这里
成为理想的水电站选址。最多时，金钱河上
同时有4座水电站在发电。

除了看得见的河砂、水能、森林等资源外，
群山中还蕴藏着一种珍贵的矿产资源——钒。

山阳县的钒储量有310 万金属吨，是世
界第二、亚洲第一大矿床，素有“中国钒都”之
称。但长期无序的粗放式开采破坏了山体，
也污染了河流。

这些水电站能发多少度电，河砂的行情
是涨还是跌，钒被开采出来能做什么，身为农
民的王德智说不清楚。但他分明看到，河床
变得千疮百孔，清澈见底的金钱河变成了土
黄色，“桃花鱼”也不见了踪影。

河之治

没有一种发展值得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每一条河流，都有着光荣的使命；每一滴

水，都有着沉甸甸的责任。随着生态环境保护
力度不断加大，金钱河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欲去“沉疴”还需“猛药”。将采砂设备移
出河道，拆除一座座水电站，将养猪场搬离河
岸，修复河堤，关停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矿企，
加强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经过几年
的努力，金钱河重绽笑颜，出境断面水质稳定
达到国家Ⅱ类地表水标准。

要治理的不仅仅是一条河流，两岸的每
一寸土地、山上的每一棵树木，都是生态系统
综合整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如果把生态问题治理比作一场攻坚战，
那么日常生态保护就是一场须臾不可放松的
持久战。

“华权叔，玉米收完了秸秆可千万不敢烧
哦。”每年的9月中旬是法官镇两岔口村村民
忙着收玉米的时候，每到此时，该村护林站站
长刘勇就会骑上摩托车，在田间地头转悠着，
提醒着。

“放心吧，谁不知道‘放火烧山，牢底坐穿’？”
村民杜华权打趣道，“我全都拉回家垫猪圈了。”

自从2018年被聘为护林站站长，刘勇的
心全操到了村里近2万亩林地上。“清明、秋

收、春节等时间节点最要操心森林防火，我多
喊上几嗓子、多唠叨几句，大伙儿心里的弦也
能绷得紧一些。”刘勇说。

哪座山上种的啥树，长势如何，什么季节
容易出现病虫害，刘勇都了如指掌。“不敢不
上心，我肩上可是担着责呢。”

2021年2月，村里一名种香菇的农户在
没有办理采伐证的情况下，擅自砍伐了45棵
桦栎树准备制作菌棒。事后，这名农户不仅
被责令补种135棵树，还被罚款2000多元。

因为辖区内发生的这起毁林事件，2023
年2月，刘勇背上了一个迟来的党内警告处
分。这个处分，也给刘勇提了个醒，“群众对
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些政策法规细则还不够熟
悉，平时要特别加强这方面的宣传。”

查事先查人，查人深查事。2022年起，山阳
县纪检监察机关与执法部门建立了“一案一移
送”工作机制。“以前执法部门遇到破坏环境问
题，只是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治标不治本。移
送后，纪检监察机关可以对背后的失职失责行
为进行追究，倒逼责任人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主动从源头防范各类破坏环境行为的发生。”山
阳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徐涛说。

2022年以来，山阳县纪委监委共查处生
态环境保护领域问题38件，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41人，通报5件5人，释放出对生态保护问
题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

在山阳县，1968名护林员和279名河长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守护，让这里的每一片
林、每一条河都有着“稳稳的幸福”。

河之兴

砂不能随意采，电站不能随意建，河水不
能任意污染，树林不能随便砍伐……生长在
金钱河边的人们，坐拥绿水青山，该如何让山
水“生金”？

走进户家塬镇桃园村，看看漫山遍野的
茶树，算一算经济账，就能得出答案。

将黄姜改种茶树，桃园村党支部书记柳
礼政觉得路子走对了，“黄姜一斤才卖几毛
钱，茶叶就不一样了，一两黄金一两茶，我们
种的是黄金冠、金牡丹这两种高端茶树。”柳
礼政心里有一本账，一亩黄姜的收益顶多就
2000元，一亩茶园每年的利润则能达2万元。

土地面积有限，要想提高村民的收入，就
得在种啥上仔细考量。2021年，户家塬镇请

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家教授对桃园村及
其他18个村的土壤酸碱度、微量元素进行检
测，发现这里的土质非常适合栽植茶树。

目前，全镇已建设总计5000亩的红茶、黄
茶、白茶等高端茶园，桃园村就占了700亩。

把家里的3亩土地以每年3000元的价格
流转出去种茶树后，王德智也没有闲着，栽
苗、浇水、铺地膜、除草、施肥……他在茶园找
到了新工作，“我这把年纪出去打工都没人
要，在家门口反而一天能赚上100多元。”

同样高兴的还有村民柳诗莲。2023 年
“五一”假期，10名游客在她家住了4天，房费
付了3600元。“城里人愿意来我家住，还不是
看上了这里的好山好水。”柳诗莲真正体会到
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涵。

1500亩标准化猕猴桃基地、1个中医药产
业园、53座食用菌大棚、75家民宿……户家塬
镇的生态家底越来越厚，镇人均年收入也从
2018年的9944元提高到2023年的15257元。

山水“生金”的故事，发生在户家塬镇，也
发生在更广阔的山水间。

山阳县法官镇修建了百亩荷塘主题公园，
探索出“荷虾共生”的生态综合立体种植养殖模
式，在带领更多的群众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也
吸引了西安及湖北十堰的游客前来体验田园生
活。2023年中秋、国庆假期，每天来法官镇的游
客有2000多人，带动旅游增收100多万元。

杨地镇依托天蓬山寨、月亮洞2个国家
4A级旅游景区以及夹石峡、海螺殿地质景观
等生态优势，结合唐家河穿境而过的地理特
点，在特色产业布局、乡村旅游发展、红色文
化传承和主题民宿打造上下功夫，建成唐家
河乡村旅游风景长廊。

南宽坪镇黑龙谷村依托金钱河的优良水
质，建起2.8万平方米鱼塘，冷水鱼养殖产业发
展活力十足，村集体每年收入50多万元……

让我们把目光再次聚焦到金钱河畔，王
德智的儿子王磊2015年回村后就再也不想外
出打工了。回来后，他赶上了镇里的农村自
来水改造工程，在外学的水管维修铺设技术
有了用武之地，在茶园打零工一年也有五六
千元的收入。

而最让王磊留恋的，还是家门前的那条金
钱河，“夏天带着孩子们在河里摸鱼的快乐，是
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当然，他也会捞起一尾“桃
花鱼”，让孩子们观察鱼身上那抹鲜亮的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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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利芳 张小华

每到清明节前后，总会想起我的父亲。
一百年前，父亲出生在棣花古镇丹江南岸

一个小山坡脚下的茅屋里，上有3个姐姐，期
盼儿子已久的祖父对父亲视若掌上珍宝，极为
珍爱。兵荒马乱的年代，为躲避土匪骚扰，他
们举家搬迁到北岸的贾塬安家落户。父亲说
祖父常年身体多病，他13岁时就上盐池担盐，
一趟十天半月不得回家。为了多挣钱，他每次
出门时都将山货挑出棣花，过商州、翻秦岭、走
蓝田，进省城西安卖出，再到盐池挑些盐巴回
到家，来回担脚是家常便饭。他起早贪黑，日
夜兼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练就了脚底利索、
走路快的本领。家乡的人们曾以他“三天三夜”
从棣花到西安打了个来回，赠了他个“烂汽车”
之美称。

父亲虽然没正式进过学堂，但凭着他趴在
法兴寺学堂外窗台上认的几个字和解放初上农
民夜校扫盲识字班学到的文化，挤进了我们村

文化人行列。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当生产队出
纳那几年，为了帮大家理好财，他经常在如豆的
油灯下熬夜加班，算好每一笔进出账务，往往为
了几厘钱，一连几个晚上熬到半夜，直到淘出钱，
账面收支平衡，紧锁的眉头才舒展。记得有一
次我去万湾东塬上外婆家，外婆对我说：“你要
像你大那样，将来也做一个文化人。”

村院中谁家兄弟分家争多论少闹矛盾，就
找父亲评理调和。父亲对他们讲清利害关系，
为他们找到心理平衡点，说得一奶同胞摒弃前
嫌，把手言欢。谁家夫妻俩闹矛盾，找到父亲来
评理，父亲总是微笑着耐心听人家把家长里短
讲完，微微一笑给人家讲：“牙和舌头再好，也有
咬了的时候。夫妻之间都是为了柴米油盐闹矛
盾，还不是为了把日子过好……”凭着自己肚子
里装的那一点墨水，用通俗朴实的话语让当事
人通晓人情明事理，欢笑和好，继续弹奏出一日
三餐暖、四季皆平安的锅碗瓢盆交响曲。于是，

乡亲们送他一个“和事老”的雅号。
小时候我们兄妹6人，全靠父母在农业社挣

工分养家糊口。父亲数九寒天穿着单薄的老粗
布棉衣、棉裤，光脚片子单布鞋，冻得浑身发抖，
他总是想尽办法让我们穿得厚实些。寒冬时节，
他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灯芯绒火车头帽子，黎
明时分起床，等生产队出工时，他已提着大半笼
子粪回到家倒在了自家尿缸里。记得父亲说，
有天早上他到西 子拾粪，草鞋带掉了，他蹲下
来系，感觉脸上凉飕飕的，抬头一看一只狼蹲在
他面前，吓得他拿起粪锨顺手向狼打去，狼也被
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蒙了，撒腿就跑……修
丹庾路时，傍晚放工后，他背了一百多斤的柴火，
凌晨三四点到家，还给我们把他省吃的杠子馍
带回来。那个时候我年龄小，不知丹庾路离我
们家有多远，后来去了庾家河，才知道父亲当年
是多么的艰辛。

我们长大后，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父亲也已

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也该安享晚年了。我们兄弟
4个就把父母亲的责任田分摊耕种，但勤劳一生
的父亲总是闲不住，他背着我们在丹江河边的乱
石滩上挖沙剔石，担土垫地。经过十多个寒暑，
沙石把手指蛋磨出了血，指甲一年到头剪不了两
三次。临了他还高兴地说，河里那些地你们兄弟
4个一人能分一亩了。邻居老王说，父亲出事那
天他就在我家，亲眼看到我父亲上土楼拿东西不
慎从梯子上跌下来的，每每想到这里，我们兄弟
几个心如针扎，追悔莫及。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十多年了，每每想起父
亲，我们的心里都
会轻轻呼唤一声：

“大，你辛苦了！
人生若有轮回再
生，我们还愿继续
做你的儿女，报答
你的恩情。”

记忆中的父亲
远 方

惊蛰已过，可感官上
还是春寒料峭，春意好像
总与冬的余味缠缠绵绵，
久久难舍，好不容易有一
个艳阳天，稍稍褪去厚笨
的棉衣舒展一下吧，夜里
或大清早出门，一不小心
又被寒风在你的耳朵上、
脸上偷偷地咬一口，在再
次变暖时奇痒无比，难受
好一阵子。

在自然面前，人总是
显得愚钝，也许过于恪守

“二月莫把棉衣撤，三月还
有桃花雪”的谚语，我们还
紧缩在棉衣里，浑然不知
春的消息早已在土地和草
木中传得沸沸扬扬，那花
草们早已难以抵挡春风的
挑逗，一个个蠢蠢欲动，风
姿绰约，真可谓“春光早已
满枝头”了。

看那河边的柳枝，不
知道春风在夜里对她说了
什么，心醉了，骨头也化了
似的，身体变得那么柔软，
把河水当作镜子在风中抚
弄着秀发，柔情万般娇媚，互相比美似的左顾右盼，
在柔柔的风中，像含羞的少女们，互相点头招手，互
相打量互相赞美，倾吐着心中青春的私语……

玉兰树一身华贵，前几天枝头上那灰色的花苞，
看上去还像一群尖嘴巴歪脑袋的小鸟在枝头栖息，
如今它忽地华丽转身，亮出一树树灿烂的繁花，那样
雍容华贵。那已经绽放的花朵，朵朵都精神饱满地
吐着芳华；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呀，属那半开半掩的
了，那么娇柔可人；还有的刚刚打开一两个花瓣的，
像极了肥硕的蝴蝶在枝头扇动着翅膀，展现着破茧
而出的豪迈，演绎着轻盈与欢快……

一路走一路看，春风已将绚丽的生命光彩写意
在地头田间河流山川。路边的金边黄杨，头顶上已
经冒出一簇簇新芽，一片片叶儿嫩得滴翠、绿得发亮，
再精心地镶上一道金黄的锯齿花边儿，紧凑地围成
一团，就像一朵朵绿心金边的花儿，一团团、一朵朵，
挨挨挤挤；那一大片红叶石楠，冒出了好长一截嫩红
色的枝条，叶子还没有展开，斜在枝条两边，看上去
就像一群群红蜻蜓上下飞舞点水嬉戏；挨着地皮的
那些不知名的小草，也尽情地彰显着生命，有的嫩叶
聚集成团，有的已经开出了绿豆颗粒大的碎花，花儿
小得足以让路人忽视它的存在。如果你蹲下身子仔
细去看，就像一颗颗亮灿灿的小星星，光彩四射，与
它对视，你自然会羞涩自己灰头土脸、心境暗淡。河
里，浓密的小草已经给河道铺上了绵乎乎的绿毯，任
由河水在上面随意滚爬，迂回婉转，谁还能说生命有
高低贵贱？

看着看着，三毛的一段诗句从心中涌起：“如果有
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伤的姿势。一半
在土里安详，一半在风中飞扬，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
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
想一想，人类为什么不能像树木花草那样坦然地对待
生命？不能像它们那样豁达地接受严寒和酷热的历
练？淡定而忘情地活着，春天萌发，夏日茂盛，秋来挂
果，寒冬休养……不管是烈日冷雨，不管是寒风雪霜，
不抱怨不躲藏，不期待不怅惘，顺其自然不卑不亢。

我忍不住拿出手机，采下这点点春光。正在桥
头拍那片开得娇艳灼热的梅花呢，一位晨练的老人
发出赞叹：“这花儿开得这么好，天天从这里路过，咋
就没注意呢？”我对他笑了笑，他善意地说笑：“花儿
虽然很美，还需要美女为她增添生气呀……”是啊，
世界从来都不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和欣
赏美的心境！

时间不早了，不敢再与花草缠绵了，上班会迟到。
边走边不停地回头看，把那花、那柳、那桥、那水、那
叶、那草都收入心底，漾出一片春光。

春
光
满
枝
头

汪
海
珍

太阳悄没声地
溜进了春天虚掩的大门
迎春花探了探小脑袋
娇嫩的花瓣上，还残留着
白色的雪

燕子还未归来
春姑娘，已盈盈而至
轻纱烟笼，眉眼含笑

妈妈粗糙的手
挥动着棒槌，一下一下
捶打石板上的衣服
激起层层波纹

她暖暖的目光
融化了房顶瓦上
厚厚的积雪
一条线，连着一条线
滴答，滴答

春天，就这样
慢慢柔软

春 来
张 洁

商商洛洛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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